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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棵２６００岁的古银杏树前三后二，缀连成片，犹如撑开的一把巨伞，成

为文殊寺一道特别的风景。

“现在都是枯枝，若时逢夏秋，五棵树各呈姿态，煞是好看——南边的三棵

并成一排，树冠连为一体，似孔雀开屏。最东边的也是最粗的五六个人才能合抱

的那棵是雄树，而紧邻它的，是一棵婀娜多姿的雌树，与之组成一对夫妻树。夫

妻树的中间，冒出一棵小小的‘孩儿树’（也就一二百岁吧）。这幸福的一家子

的旁边，还有一棵雌树，把多情的臂膀伸向这个家庭，无奈被人家的妻子挡了一

把，只好立在一边，做个委屈的‘第三者’。北边的一对夫妻树，都在甬道的西

侧，但丈夫东倒，妻子西歪，看上去并不怎么和睦。五棵古银杏树，还有那棵‘孩

儿树’，诠释着红尘世界的家庭三昧。”一位老村民对记者说。

人在古银杏树下，渺小如蚁；树的后面是文殊寺的主殿文殊殿，它在古银杏

树的衬托下，也有些失色。不过，冬天落叶飘尽，站在山门下望过去，还能窥见

文殊殿灰色的屋顶，要在夏秋，恐怕就只能见墙不见顶了——五棵银杏树犹如一

扇天然的大门，护卫着文殊殿，而夏秋的文殊殿虽然敞着门，但殿顶却被“树叶

化”，站在山门后的甬道上，你会觉得文殊殿还是个高耸入云的“茅庵”。



上门前是高高的台阶，进得山门，还要拾级而上。山门外的台阶，还算规整，

但山门内到文殊殿形成的四个台地，甬道上的每段台阶，都水泥剥落，露出风化

的红砖，给人的感觉不是寺院破旧，而是寺院“新旧”。

破旧的寺院有味道，“新旧”的寺院让人很伤感——但文殊寺旧貌换新颜，

仅存的三间老殿不见了。“文革”期间，这三间老殿是村民组织办公的场所，是

大队部，现在变成了新殿，也就是文殊寺西殿，里面供奉的不是佛爷，而是鲁班

和他的四大弟子。

为什么鲁班登堂入室佛家的寺院？

还是缘于这五棵银杏树。

“鲁班纪念碑”险遭不测

银杏树是恐龙的伙伴，它要比佛爷、人类古老得多。

婆娑银杏树林中，恐龙或翩翩飞舞，或步履蹒跚，这是恐龙时代地球上的和

谐生活。

沧海桑田，恐龙绝迹了，只给今天留下了恐龙蛋化石、骨骼化石等。伴随着

恐龙时代的完结，银杏树也在世界其他国家消失了，唯在中国得以独存。因此它

被称为生命“活化石”。

１９４２年，郭沫若在《银杏》一文中写道：“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

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你是东方的圣

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

不是只有中国文人讴歌银杏。德国著名诗人歌德也写过一首《银杏》诗：“我

的花园有一棵银杏树，她来自遥远神秘的东方。每一位深富学养的人见到她，都

有一种朝圣的虔诚。她原本就是一个神灵，集天地之精灵，合千古之灵秀。我将

我的冥思，融化在我的歌唱中，我进入了银杏的世界，遁形于无限的苍穹。”

西方世界的诗，禅意盎然；西方世界的原子弹，也能使一切变为废墟。但日

本广岛原子弹轰炸，人毁树摧，唯独其唐宋年间从我国引种过去的银杏树，躲过

浩劫，继续着它顽强的生命。

银杏树是最古老的、中国独有的冰川纪孑遗植物，与华夏大地有着割舍不断

的因缘。也因此，郭沫若说它真应该成为“中国的国树”。

银杏树家在中国，也作为文化使者由我国先后传至日本、欧洲和美洲。也因

此，在当今的“国树”评选中，簇拥者众，其被定为“国树”之希望与牡丹被定

为“国花”之机会，当在伯仲间。

论大论年纪，文殊寺的银杏在这个世界上尽管不是第一，但可名居前茅；论

银杏成林，与禅院和谐相处无愧于“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者，敢与文殊

寺银杏相较者，鲜矣！

文殊寺银杏无疑是大地与历史的偶然慷慨。“大跃进”时代，文殊寺银杏又

偶然得以偷生。

传说，在“大跃进”某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日子里，一大队人马杀上山

伐砍银杏树，不料一小头目砍掉一大枝后一个筋斗栽下来，一条腿断了。之后没

多久，这人就死了。于是乎，关于银杏树神木、灵木的神话，流传开来。

传说当然不是历史。“当地某机械厂确实带人砍树来了，且要砍最大的那棵，

但遭到村民的共同抗拒。后几经商谈，村里以３棵几搂粗的板栗树为代价，换下

了银杏树。”鲁山县政协文史办主任袁占才说。

而村民之所以“挽救”银杏树，不只是因为能收获白果，还与他们坚信鲁班

是自己的老乡、是自己的保护神有关。



“相传，当时建中岳庙时，要用文殊寺的银杏树做个大匾额，百姓不忍伐树，

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墨翟（墨子），墨翟把百姓的苦恼转告了鲁班。鲁班来到这儿，

绕树转了三天，终于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在一个星月高挂的晚上，亮出绝

技，在银杏树正中竖着锯下一块‘中心板’。”文殊寺住持释源果说，“你看，

这棵银杏树中间如今还留下一道两丈多长、一指来宽的锯缝！”

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能由此断定鲁班与墨翟不是鲁国人而是鲁阳（鲁山）人，

但人家山东潍坊也是凭着一个传说办起了国际性的风筝节：中国第一只风筝诞生

在潍坊青州（古时称鲁山），它是由墨子与鲁班相继研制而成的，距今已有２０

００多年的历史。

潍坊的传说连个载体都没有，还不如鲁山的传说，让今天的我们还能看得见、

摸得着。

尽管在鲁班、墨子的时代，也许这棵银杏树还是个小树，但鲁山百姓对这个

传说的真实性却深信不疑：文殊寺里有鲁班的殿堂，银杏树下燃烧着不绝的香火。

传说不是历史，但它可以改变历史。传说如果没有把银杏树附会成“鲁班纪

念碑”，那么银杏树早就倒在“大跃进”年代了。

这就是众神狂欢，信仰自由带给我们的好处——给百姓费尽口舌讲爱护自然

的科学道理，苍白得很；但如果把自然与百姓的乡贤与神灵联系起来，他们保护

自然的自觉性就很高。

看起来是迷信，实质是“因材施教”——这是中国乡间教化的一种传统模

式，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它的成果。

就怕啥都不信，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敢干。

”墨子记忆”写在银杏树上

这几年，鲁山学术界的头等大事就是落实墨翟、鲁班的籍贯问题，在他们名

字后打上“鲁山籍”的烙印。

墨翟、鲁班是老乡，也是要好的朋友，无论是在山东之鲁国还是河南之鲁阳

（鲁山），这都是被落实了的问题（也有墨翟乃商丘之宋国人说）。不过由于历

史上鲁国曾经的显盛与鲁阳不太为大多数人所知，读到鲁人墨翟、鲁班留下的点

滴史料，人们首先想到的，他们当是山东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殊寺五棵银杏树上镌刻的鲁班与墨子合作抽取“中心

板”的传说，无疑是一块历史“活化石”。传说虽然不能证死墨翟、鲁班的籍贯，

但遥远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某一地区被世代传说，本身就构成一类史证。

鲁班，又名公输般，也作公输班或公输盘等。他曾经为楚王作舟战之器钩拒

与攻城之具云梯，他还以自己设计的城防器械，阻劝楚王停止攻宋，有关鲁班的

历史资料大抵如斯；墨子，即墨翟，墨家学派创始人，曾仕于宋，游于齐，使于

卫，屡次赴楚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后居鲁阳（今河南鲁山），有关墨子的

历史资料也大抵如斯。

在鲁山县赵村乡一带，群众传说曾有一方“墨翟故里”石碑，在民国时期修

建上汤温泉浴池时，被铺入水下。这几年，有关人员尽管费尽气力也没有找到此

碑，然而在偏僻的山区，群众传说石碑的故事，也不会毫无根据的。而毗邻赵村

乡的二郎庙乡群众则流传说：墨子是鲁山县庆云乡人（原庆云乡涵盖赵村、二郎

庙乡一带），还说墨子家旁边有个莲花池，池水是黑色的，故墨家后来改姓为黑。

而在山东曲阜一带（一说墨子是山东曲阜人），恰不见墨子的传说。中国孔

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原主席刘蔚华教授也曾在致鲁

山某地方史志专家的私人信函中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的遗迹，一无



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墨子是鲁阳人，还是鲁国人？

秦汉大一统后，在“独尊儒术”的旗帜下，曾为“显学”的墨学成为异端邪

说，墨子也很少为史家所提及。墨子死去约３００年，司马迁撰《史记》，只说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就生卒不明，

里籍无考了。从此，墨子落得个“宋大夫”，究竟何方人氏，成为历史悬案。又

过约３００年，东汉学者高诱注《吕氏春秋》，在《当染》篇云：“墨子名翟，

鲁人，作书七十二篇”；在《慎大览》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二

篇，以墨道闻也。”

高诱说墨子为“鲁人”，但这个“鲁”到底是东鲁（曲阜）还是西鲁（鲁阳），

他没有交代。

历史又走过了１５００多年，到了清代乾嘉年代，受西学东渐影响，人们开

始重拾湮没２０００多年的墨学，开始关注墨子的籍贯问题。１７８３年，曾任

翰林学院修撰与河南、山东巡抚的清代学者毕沅第一次给墨子定了里籍，认为墨

家在鲁山而不是在山东；１０多年后，即到１７９６年，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家、

曾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知县的河南偃师人武亿（祖籍山东聊城），

在他主纂的《鲁山县志》中写道：“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

楚……‘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曲阜属兖州）”，并把墨子写在《鲁山县

志》集传篇之首，将墨子正式落入鲁山户籍。

墨子后来怎么又成为鲁国（即山东曲阜）人呢？

１８９３年，清末学者孙诒让在《墨子闲诂》中根据墨子出游多起于“鲁”，

以及唐人余知古撰写的《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

人”，认定墨子为鲁国人；而民国时期，墨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正迎合了当

时的思潮，于是墨子差一点又被胡怀琛、卫聚贤、金祖同、陈盛良诸君说成是外

国人，因为他的“兼爱”、“非攻”（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等思想，和释迦

牟尼的佛家思想差不多，那他就该是印度人了。

墨子是印度人？显然有些扯淡。一个基本事实是，墨子时代释迦牟尼的佛家

思想还不是什么“显学”，更别说墨子到中国传道了。因为墨子和释迦牟尼本身

就是同一时代的杰出人物。释迦牟尼有大爱想法，难道就不允许墨子有“兼爱”

思想？

不过，文殊寺的诞生，确实有个与佛家相连的传说。

据传，唐末日本高僧慧萼从山西五台山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自浙江普陀乘

船回国，由于行船触礁，水现莲花，慧萼领悟观世音菩萨东渡日本“机缘尚未成

熟”，于是祈祷应允在今浙江舟山建“不肯去观音院”，普陀山由是成为观音道

场。

慧萼带观音菩萨像，途经鲁山曾在今日文殊寺的银杏树下小憩。后人为纪念

观音不肯去日本，就在银杏树下建起了文殊庵，并逐渐演化为今日的主殿供奉文

殊，东殿供奉观音，西殿供奉鲁班。

为什么供奉文殊？当然有文殊乃四菩萨之首的原因。除此之外，文殊寺也清

晰地记载下佛教东渡日本的路线：山西五台山（文殊道场）——鲁山文殊寺（主

殿供奉文殊，东殿供奉观音）——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

在今天看来，鲁山还是个路难行的地方，但在唐代，杜甫“便下襄阳向洛阳”

要走这条路，元稹要从这儿过“崔嵬分水岭”，孟郊骑马“十步九举辔”，还要

走这条路，当然慧萼还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是洛阳与南阳间的必由之路，也就这一段山路难走，过得分水岭（淮

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就是大好水路了。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分水岭上就筑起“楚长城”，这也反证出这儿是

荆楚与中原间的一条通道，到了东汉，洛阳与南阳作为二京，道路更为畅通了。

直至清末，这儿还是晋商南下的通道，社旗的山陕会馆不是被誉为“天下第一会

馆”吗？

鲁山交通被边缘化，不过是火车、汽车兴起后的事儿。

不过它还是没被忘却——从五台山到雷州半岛的２０７国道，就从文殊寺旁

穿过；正在兴建的太澳（太原至澳门）高速公路，还得从文殊寺旁穿过。

１２月１日，文殊寺前的大山里机器轰鸣，太澳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

高速公路开通后，墨子、鲁班、慧萼等走过的路，将更加远离我们的生活。

文殊寺禅灯，将会是永不消逝的历史灯塔。（全文完）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文殊寺主殿供奉的文殊

五棵２６００岁的古银杏树前三后二，缀连成片，犹如撑开的一把巨伞。树

的后面是文殊寺的主殿文殊殿，它在古银杏树的衬托下，也有些失色。


